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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州窑是

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和最著名的民

间瓷窑，因其所烧瓷器主要供平民

百姓所用，故不为当时士大夫阶层

赏识。事实上，“磁州窑繁复的装

饰工艺，为其他窑系所难以比拟，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有独特贡

献。” 磁州窑瓷艺的闪光点就在

于其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其中，

在瓷器表面大量书写诗、词、曲、

赋等文学内容更可谓空前。这些器

表文字大多属于韵文，故将其泛称

为诗。瓷与诗是两种别具中国特质

的文化产物，磁州窑将二者灵妙地

结合起来，演绎了一种独特而丰厚

的“瓷诗文化”。它为我们研究民

间文学发展史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也为我们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俗

文化展示了一个别样的窗口。

磁州窑早期器物上仅用竹签之

类工具刻划“福”、“忍”、“福

德”、“家国永安”等单字或吉祥

语，宋末金初时出现了用毛笔书写

的文字，随着白地黑花工艺（在白

胎上书写墨字，并罩上玻璃釉）的

成熟，各类文学样式竞相出现在瓷

器上。

诗：磁州窑器表书写的诗以五

言、七言联句、绝句居多，还有少

量的律诗。目前所知磁州窑最早书

写诗句的是邯郸武安邑城乡出土的

一方北宋后期白地黑花椭圆形枕，

其上墨书“欲作高堂（唐）梦，须

凭妙枕欹。”(图1)该诗化用楚

襄王游云梦泽，梦见巫山神女的典

故，夸誉枕头的妙用，同时也表明

了唐宋人以瓷枕作卧具的生活习

惯。再如“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

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之

类诗句在唐代南方的长沙窑和金代

北方的磁州窑均有出现，充分表明

了封建科举考试背景下各地百姓普

遍的价值判断。又如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枕上刻写着《咏瓜》诗一首

“绿叶追风长，黄花向日开。香因

风里得，甜向苦中来。”该诗托物

言志，明白晓畅中深蕴着生活哲

理。另如邯郸博物馆藏一方元代枕

上墨书“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

言。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末

晚先寻宿，鸡鸣再看天。古来冤枉

者，尽在路途边。”(图2)此诗也

是民间原创，与唐代孟郊《游子

吟》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一提的

是陕西省佳县文管处藏元代白釉枕

刻划着《黄河诗》一首“群领

（岭）空山不段（断）头，东南西

北复还流。三穹穴聚鱼千只，九曲

能行百万州（舟）。神后浪翻重后

土，庙前波汲（及）壮甫（南）

州。川（穿）运世界维澜（拦）

截，也备江河大海收。黄河诗。”

该诗大有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

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之势。但

李白只是借黄河之水为酒助兴，而

该诗则是最早专写黄河的。考察磁

州窑器表诗句，合律或基本合律者

占大多数，民间制瓷艺人有意无意

间在唐宋诗风熏陶下掌握了基本的

诗歌创作技巧，足见唐宋时期以格

律诗为代表的诗文化的广泛社会影

响力。当然，除生发于民间的诗作

外，磁州窑工匠们也积极抄录了流

行于世的名人诗作，其中尤以李

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人作品居

多。“有的诗词在瓷器上反复出

现，说明它们在民间的流传程度极

为广泛。如白居易的离乱诗，曾在

多方瓷枕上出现，寄托了战乱时期

人们的思想感情。” 有时民间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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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宋白地黑花椭圆形枕

图 元代白地黑花方形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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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会对名人名作加以灵活改造，

如上海博物馆一方金代卧婴枕上题

写的行草诗句“叶落猿啼霜满天，

江边渔夫对愁眠”显然源自唐张继

的《枫桥夜泊》（图3）。

词：词在磁州窑器物上也颇多

见，特别是书写面积较大的枕上更

多。但这些词大都属婉约格调，

“缠绵的词韵和柔柔的枕境所形成

的一致，成为一种情感，两者互为

条件和载体而情韵缭绕。这比单纯

从字面上欣赏词或从枕面上单纯地

观赏几个字更具观赏美和情韵

美。” 磁州窑器物上常见的词牌

名有《如梦令》、《满庭芳》、

《点绛唇》、《西江月》、《摊破

浣溪沙》、《落梅风》、《人月

圆》、《月中仙》等。这些词有出

自苏轼、柳永、秦观、晁元礼等名

家的，但大多数还是来自民间。如

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金代梅瓶上

墨书《点绛唇》“红杏菖蒲，万家

装点都门外。曲塬（屈原）何在，

香粽年年赛。捧砚佳人，玉脘缠新

彩。多娇态，御荷争戴，斜插香枝

艾。”生动展现了民间过端午的生

活习俗。再如私人藏元代白地黑花

枕上书《西江月》：“自从轩辕之

后，百灵立下磁窑。于民开国最清

高，用尽博士机巧。宽池拆澄尘

细，诸般器盒能烧。四方客人尽来

掏，件件儿变作经钞。”（图４）

该词充分体现了磁州窑制瓷艺人的

自豪、自信，也表明了磁州窑在民

间广受欢迎。又如邯郸峰峰矿区文

保所藏金代瓷枕墨书《如梦令》

“曾醉桃源西宴，花落水晶宫殿。

一枕梦初惊，人世光阴如电。双

燕，双燕，不见当年人面。”(图

５)此类感叹人生如梦的文字在磁

州窑瓷枕上尤为多见。

曲：曲是宋金元时期新兴的流

行于市井的文学样式，磁州窑制瓷

艺人敏感于斯，并迅速地将它们采

撷、装饰于瓷器表面。“目前我们

知见的这类出土词曲枕瓶已有20多

件，得小令30余首，大都是金元时

期流行市井的民间俗曲⋯⋯这些地

下文献不仅可补《全金元词》、

《全元散曲》之遗，提供了可供校

勘的北曲早期版本，更重要的是为

研究北散曲在民间阶段的原始生态

和词曲共生与互生的复杂关系及其

传播路径提供了实物标本。” 不

知名氏者所作的曲令在磁州窑瓷枕

装饰中甚多。如“老书生，白屋

中，说唐虞，道古风。一朝事业如

春梦，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

童。忽然喧哗一片，好不觉，金兵

到门庭。”该曲真实再现了金兵南

侵的历史情景，反映了民不聊生的

社会状态。再如邯郸市博物馆藏元

代长方形枕上墨书《红绣鞋》曲文

“韩信功劳十大，朱阁(诸葛)亮位

治（至）三台，百年都向土中埋。

邵平瓜，盈亩种；渊明菊，夹篱

开。闻安乐，归去来。红绣鞋。”

(图６)又如磁县博物馆藏元代长方

形枕以行楷书《朝天子》重头曲

“得闲，且闲，已过终年限。宁交

别人上高竿，却交别他人看。邯郸

长安，皆属虚患（幻），论渔樵一

话间。江山，自安，那里也唐和

汉。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

波名利不如闲，倒大无忧患。积玉

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后

悔）晚。病患，过关，谁救的贪心

汉。朝天子。漳滨逸人造。”(图

７)另如河北省博物馆藏元代长方

形枕上书《喜春来》曲文“牡丹初

放安排谢，朋友才交准备别，人生

一世半痴呆，如梦蝶，不觉日西

斜。”(图８)这些曲文大都明显表

露着叹世避世，厌却功名，人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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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金代卧婴枕3

图 元代白地黑花圆形枕4

图 金代白地黑花椭圆形枕5
图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6



短之情，揭示了在金元异族高压统

治下民间的普遍心态。故宫博物馆

藏元代瓷枕上题写的一首《小桃

红》曲却有所不同，“幸奉佳诞笑

声喧，喜贺今辰宴。馥郁馨香小庭

院，昼楼前，祥云苒苒分明现。南

级老人手持丹诏，寿赐一千年。”

(图９)这或是一件为顾主订烧祝寿

求平安之枕。

赋：在瓷器上写赋也最早出现

于磁州窑。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

馆藏金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上墨书

《枕赋》一篇“有枕于斯，制大庭

之形，含太古之素，产相州之地，

中陶人之度，分元之全名，混沌之

故。润琼径（瑶）之光浑(辉)，屏

刺秀(绣)之文具。泥其钧而土其

质，方其样而枵其腹。出虞舜河滨

之窑，绝不苦窳。灭伯益文武之

火，候以迟速。既入诗家之手，忻

(欣)置读书之屋。鄙珊瑚（富）贵

之器，陋琥珀华靡之属。远观者疑

(凝)神，狎玩者夺目。来尺壁

(璧)而不易，贾万金而不粥(鬻)。

囊以蜀川之锦，椟以豫章之木。藏

之若授圭，出之如执玉。是时也，

火炽九天，时惟三伏。开北轩下陈

蕃之榻，卧南薰蕈春之竹。睡快诗

人，凉透仙骨。游黑甜之乡而神

清，梦黄粮(粱)之境而兴足。恍惚

广寒之宫，依稀冰雪之窟。凛然

（皂）发之爽，倏然炎蒸之萧。思

圆木警学之勤，乐仲尼曲肱之趣。

庶不负大庭太故(古)之物，又岂持

(特)不困于烦暑之酷而已也。漳滨

逸人制。”(图10)该赋共266字，

是目前所知瓷枕上书写文字最长

者。它将枕的发明、制作、用途、

益处以及与枕有关的典故汇集其

中，并加以形象的比喻和赞美，堪

称枕的一篇传记。

此外，磁州窑器表还有大量的

俗语、警句、对联、民谣等，明清

时期甚至还在器表书写谜语。它们

大多生发于民间，为百姓所喜闻乐

见。此处不一一赘述。

“我们依据考古资料知道，在

陶瓷器物上书写诗句，属长沙窑首

创。” 但是，唐代长沙窑带诗文

的器物毕竟相对数量较少，且主要

仅是五言诗句（另有极少量的六

言、七言诗），而宋以后的磁州窑

则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将器表诗文

的数量、种类、规模推向了空前的

新境界。如果说，长沙窑开启了中

国“瓷诗文化”的先河，那么，磁

州窑则将中国“瓷诗文化”推向了

繁盛，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物质材料因素：磁州窑

制瓷主要采用当地煤系中出产的高

岭石质泥岩，胎质普遍较粗，釉面

多不够光润，伴有细小棕眼。为弥

补这一缺陷，工匠们便多在器胎外

壁施一层细白的高粘度化妆土，之

后再外罩一层透明釉。这层细白的

化妆土犹如在器物表面铺写了一层

宣纸，从而为制瓷艺人绘画、书写

造就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唐代长

沙窑器物题写诗文的主要是盛酒的

执壶，因其体量较小，且受执壶表

面弧度影响，观赏视角亦有限，故

书写面积受限（主要集中在壶嘴下

方），书写字数亦不多，而磁州窑

器物题写诗文的主要是日常使用的

瓷枕，因枕面开阔平坦，周边可用

面积也较多，因此更易书写篇幅较

长、字数较多的词、曲内容。

（二）文化风尚因素：两宋以

来崇文风雅的主流文化影响波及民

间审美喜好，题诗作画成为社会时

尚。在器物表面刻、写诗文或绘

图，使得本来粗俗的民窑器物顿然

二、磁州窑“瓷诗文

化”的繁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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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7

图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8

图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9

图 金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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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文化品位，拓深了文化内

涵。诸多磁州窑器物表面抄录书写

的著名文人的诗词作品更说明了瓷

器作坊对老百姓文化需求心理的把

握。唐宋之后，代表士大夫文化的

格律诗已过颠峰，而代表市井文化

的词、曲兴盛，它们的文化品格更

亲近百姓，故更易为百姓喜好。坊

间流行甚至纯民间创作的大量词、

曲为磁州窑提供了更多体裁与题材

的书写素材。

（三）社会政治因素：虽然政

权更替，但汉文化不仅没有被金元

异族统治消灭，反而以其深厚的底

蕴和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同化着后

者。作为汉文化代表的诗文化也因

此得以承继、发展。同时，元代阶

级统治严酷，停止了科举考试，切

断了知识分子晋升上层社会的途

径，使大量有才华的汉人知识分子

隐逸山林，散落民间。他们完全可

能与磁州窑工匠为侣，为磁州窑

“瓷诗文化”的发展不断注入催化

剂。

（四）地理位置因素：磁州窑

地处黄河文化发源地，自古文化昌

盛，源远流长。宋元时期又处于汴

梁和大都两个文化中心的过渡地

带，故该地区百姓更能直接感受时

代文化的熏陶，以致制瓷工匠等低

层民众都能顺手拈出诗词，寄情抒

怀。

磁州窑器表诗文“对于研究宋

金时期民俗、文学、艺术都有它一

定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有价

值的文化遗产。” 笔者认为，其

主要研究价值有：

（一）补充文学发展史资料：

磁州窑上始于五代两宋，下续于明

清，辉煌时期则在金元，其器表

刻、写的诗、词、曲、赋等文学内

容大多不载于书籍，但其题材广

阔，信息丰富，为我们研究特定时

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宝贵资料。宋金元时期正值我

国词、曲大发展阶段，也是市井文

化大批昂首登上历史舞台之际，磁

州窑民间“瓷诗文化”正是历史的

见证和时代的烙印。从宋金到元明

的磁州窑器表文字充分反映了从诗

到词、曲的流变发展过程，为我们

保留了大量不曾被当时主流文化所

记载的民间诗、词、曲作品，还为

我们校勘、考证已被记载的文人作

品提供了独特的依据。如私家藏金

代诗文枕上书“寒食少天色，春风

多柳花。倚楼心絮乱，不觉见松

鸦。”元蔡松年《水调歌头》前两

句“寒食少天色，花柳各春风”显

然受此影响；再如北京市文管所藏

元代长方形诗文枕两端分别题写

“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夏日

书”，“楼前桐叶，散为一院青

阴。树林居士。”原以为此句出自

明代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上，该

方元代瓷枕的发现，证明此前就有

佳句了。除可考察士大夫文学与民

间文学的交互影响外，磁州窑“瓷

诗文化”对研究金元异族统治时期

南北方文化、文学交流也颇资参

考。

（二）提供时代民俗信息：磁

州窑“瓷诗文化”孕育、发展于民

间，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较为真

实可信的民俗社会信息。宋末金

初，磁州窑器物上多见“忍”、

“道德清净”等文字，反映了当时

动荡社会环境中北方地区人们在女

真族统治下的思想情绪。从磁州窑

器表早期刻写的“福德长寿”、

“家国永安”到金初多见的“忍”

字，其间情绪变化很大，是社会由

安定、富裕向动荡、贫困转折的真

实写照。在磁州窑器表文字中，

“叹世”、“隐逸”、“怀古伤

今”等主题较多，明显流露出对功

名利禄的鄙视和对统治者及封建正

统道德的反叛，这也是那段特殊历

史时期社会思想和心态的折射。日

本松泽美术馆藏南宋绿釉长方形枕

上刻写的诗文则更为明确地显现了

宋金交战，田园荒芜，百姓流离，

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时难年荒

事（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

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

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

无（五）处同。时余游颖川，闻金

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遍地，可

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

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

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

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廿

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

三、磁州窑“瓷诗文

化”的研究价值

[6]

图 南宋绿釉长方形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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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图11)此段文字中的诗句

源于白居易，后文似为落魄文人添

写，其与修枕匠人“同友”，或可

证明本文前述散落民间的隐逸知识

分子对磁州窑“瓷诗文化”的催化

作用。

（三）观摩民间艺术状态：磁

州窑器表文字早期是用竹签之类工

具刻划的，宋末金初时出现了毛笔

书写，这是其艺术品位得以提高的

重要标志。这些器表文字楷书、行

楷、行书、行草较多，风格多样，

天真活泼，多带有民间书写的便捷

灵动性，与两宋“尚意”书风暗

合。有些行楷书写稳健，落笔有

度，估计系文人所为。此外，还有

杂合诸多书体的“破体书”，甚至

全用篆书书写的，（如广州南越王

墓博物馆藏金代白地黑花长方形

枕）（图 ，这对制瓷工匠来说，

实属不易。这些宋金元人的书法为

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发展史特别是民

间书法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

料。同时，磁州窑器表与诗文并存

的大量绘画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

风俗及民间绘画提供了佐证材料。

（四）考察文化传播途径：磁

州窑器表书写使文学艺术在口头、

书籍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传播途

径。作为民窑的磁州窑其服务对象

主要是平民百姓。磁州窑制瓷工匠

们将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或自己

所学所会的诗、词、曲等作为一种

装饰形式，抄录在各种器物（尤其

是瓷枕）上，使不识字的人在日常

使用器物过程中认识了字，懂得了

诗词，明白了历史典故和格言警句

里的含意。磁州窑器物成了传播文

化的新媒体，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

迎。这对我们研究文化传播颇有裨

益。

（五）关注市场营销策略：磁

州窑制瓷作坊和匠人自觉研究着社

会消费心理，并主动将市场营销观

念付诸实践。许多酒瓶上题写的

“醉乡酒海”、“清沽美酒”、

“漫说杏花村”、“风吹野外十里

香”等都是直接为所装美酒作广告

宣传。而与用途有关的题诗，则更

是通过对所盛之物的赞美，引发出

内心感受，其文学性更强。如有些

酒坛上书写的“闻香须下马，知味

且廷（停）车”，“刘伶问酒谁家

好，李别（白）迥（回）言此处

高。”有的酒瓶题写“牛羊千

口”，大概是为了迎合塞外牛羊贩

子的需求，而题“招财利市”的当

然是为了迎合普遍商人的心理。磁

州窑瓷枕上则多见“张家造”、

“张大家枕”、“滏阳陈家造”、

“漳滨逸人造”等戳印记号，这显

然是一种品牌营销了。此外，磁州

窑器表所录前代文人诗词中最多的

是苏东坡的作品，这应与苏轼的社

会影响力有关，表明了磁州窑作坊

希望借苏轼作品来提高瓷器文化品

位，迎合消费者审美需求心理，并

藉此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获得更

多利润。

此外，因磁州窑工匠文化水平

有限及书写便捷的目的，他们在抄

录诗文的过程中常有简写、异体等

情况出现，这给我们文字学研究也

提供了大量有用信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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